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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学术生涯大部分是在水洞沟度过的，我的头发
也是在这儿变白的。”8月 12日，参加完水洞沟遗址发现
10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高星回到水洞沟时，和景区工作人
员热情地握手、寒暄、合影。

“我在水洞沟遗址工作了20多年，算是老资格了。”从
2002年开始，连续 20年不间断地在水洞沟遗址进行考古
发掘，高星早已把自己当成水洞沟的一名工作人员了。

在他心中，水洞沟遗址是一个多元素、多维度的文旅
资源和考古研究圣地，4万多年前人类在这个地方生存、
演化并且留下遗物和遗迹，构成了中华远古文明的重要
组成部分。

“我带领我的学生，还有国内很多同行都在这里挥洒
过汗水，流下过心血，这里既有学术的收获，也有情感的收
获。”和严肃的学术交流不同，说到与水洞沟的渊源时，高
星脸上堆满了笑容。在水洞沟考古发掘的20余年中，高星
所带的团队中，至少有两对学生在这儿相遇、结缘，结成夫
妻。“看到孩子们在这里成长，在工作中相识相爱，而且还
在业务上共同进取，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收获。”

“水洞沟遗址是我学术生涯的重要殿堂，也是我情感的
所在地。就是这处遗址的发掘和研究，我们获得了很多学
术上的收获，发现了很多材料，也发表了大量论文著述。”

一个世纪以来，水洞沟遗址共进行了 6次大规模发
掘。1963年开始，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
所裴文中先生带领科研队伍赴水洞沟，持续开展了多轮
发掘。2000年，高星从美国留学回来，在旧石器领域深
耕。2002年—2022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研究所和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考古队，在水洞沟遗
址及周边地区开展系统的考古调查，高星带领团队，开
始了对遗址核心地点持续 20年的新一轮发掘与研究，
主动发掘工作依次在第 2、7、8、9、12、1地点进行，期间
还承担了为配合基建项目而对第 3、4、5地点的清理发
掘。这些发掘与对相关的样品测试、出土材料分析，使
研究者对于该遗址的分布、形成过程、地层序列与文化
时代，古人类的技术特点、演变和生存适应行为模式等
诸多问题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对诸多问题有了明确的答
案，获得前所未有的资料、数据和成果，水洞沟这片土地
上的古老秘密被渐渐揭示。

同时，水洞沟也是高星培养学生最主要的野外课
堂。“水洞沟遗址是科研的基地，也是人才培养的基地。”
他不仅在水洞沟延续田野课堂，每年继续招募、培训新
的一代旧石器学子，还在 2021年承担起国家文物局旧石
器时代考古高级研修班的培训任务，作为班主任组织了
从授课、培训到发掘、整理的全部工作。“我的大部分学
生都是在这个遗址实习成长起来的，现在他们很多都变
成大学教授和研究员，成为学术带头人。”高星表示，相
信这种科学的作用，人才培养的作用，日后还会不断地
发扬光大。

水洞沟是一个不断带来惊喜的地方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高星：

■本报记者 张雪梅

“水洞沟是一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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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走向世界。它的重

要意义是为我们揭示

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发

生的人群的交流、迁

徙、融合，以及人类对

特定环境变化的适

应。而这些发展变化

最后都融入了我们的

文化，融入了我们的血

液之中。”8月11日，在

水洞沟遗址发现100周

年国际学术会议上，中

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

与古人类研究所特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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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周年，应该说是学

术界，尤其是考古界的

一件大事儿。因为从

遗址的发现、发掘到研

究，能够经过 1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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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的 事。”

“水洞沟是一个不断带给我们惊喜的地方！”20余
年不间断发掘，也不断取得重要发现，无论是多种类
型、技术独特的石制品，还是动物化石，都让高星和团
队欣喜不已。

“当时在第二地点看到有一处剖面，土被烧红，像砖
一样，我们知道那是人类集中用火的地方，能够留下砖
红土，说明用火的时间非常长。”2002年，高星在水洞沟
第二地点进行考古发掘的时候，惊奇地发现了古水洞沟
人用火的痕迹。

“当时做过标记，但再来发掘的时候，带给我们的却
是极大的遗憾。”2003年，高星来到水洞沟遗址时，当时的
剖面很大一部分已经坍塌，非常重要的一些遗物遗迹已
经消失。

虽然继续发掘这个地层的时候，又找到一些用火的
遗迹，有灰坑，有一些烧得发红发黑的土，但再没找到那
种厚的、烧成砖红壤这样的遗迹，这让高星和团队成员意
识到水洞沟遗址发掘的紧迫性。

“因为有火，他们要在这过夜，也可能在这过冬，所以
它就不是一个临时狩猎、采集或者制作石器的场所，而是
一个生存的大本营。”因为有大量火塘，说明当时这里的
人群规模比较大，而且大量用火，连续在这里生产生活。”
每每说到这些，高星都难掩兴奋之情，“我们找到了核心
的遗址区。”

在对古水洞沟人用
火的不断研究和分析期
间，高星还发现了一些
独特的现象。有些石头
是被火烧过，但火烧是
为了改变石头的质地，
从而更好地制作工具。
高星表示，“当时的水洞
沟人非常聪明，就像我
们现在用火来炼钢、煅
烧，包括给陶瓷定型的
技术，都源于这种用火
处理石头的方法。”

在水洞沟第 12地点，
高星有更惊喜的发现。
有些石头烧过以后，放
在水里，然后把水烧开，
将水里的食物煮熟。“这
种 被 我 们 称 作‘ 石 煮
法’，是一种很现代的烹
饪技术，让我们感到很
大的惊喜。”

另外一个惊喜来自高星多次讲过的鸵鸟蛋皮串珠
装饰品。刚开始调查的时候，偶尔在剖面下面捡到圆圆
的像纽扣一样的东西，中间有孔。刚开始觉得很惊讶，
后来在第二地点一次发现了数十枚。在显微镜下观察
后，才发现它们竟是用鸵鸟蛋皮制作的，而且上面有钻
孔，有磨圆，甚至还被火烧过、染过色。经过反复研究发
现，这是当时人有意利用鸵鸟蛋皮来加工制作的装饰
品。“‘爱美的水洞沟人’就是由此而来的。”

高星推测，大量装饰品的出现，很可能是古人到这
个地方生存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有鸵鸟在生活。这不
仅是当时人对美的追求，也可能是对族群身份的认同。
而且，制作这种串珠，很可能已形成了一种手工业的“产
业链”，也可能是与其他族群进行交换和贸易，来获得一
些生存的资源。

发现用火痕迹，
水洞沟人规模较大

现代烹饪技术
“石煮法”，
水洞沟人早在用

发现大量装饰品，
水洞沟人很爱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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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旧石器考古高级培训研修班。 宁夏文物考古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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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星为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欧阳志山介绍水洞

沟遗址发现百年活动。

在水洞沟博物馆门口，高星和老朋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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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洞沟遗址博物馆。 水洞沟景区供图


